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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勝佛頂陀羅尼壇法

篠原亨一（Koichi Shinohara）

耶魯大學

摘  要：在這篇論文中，我將要檢視觀想曼荼羅這種的行法，特別

是其中特殊的一種——尊勝佛頂曼荼羅。觀想的引入，徹底地改變

了密教儀式的修行方式，它讓物質形像變得多餘。但頗具諷刺意味

的是，它同時又將那些曼荼羅（原先被標示在地方的儀式空間），

變成各種神祇的形像、觀想的對象，甚至曼荼羅自身就是神祇的形

像或觀想的對象。

    我將通過考察尊勝佛頂崇拜的各種儀式，來追溯上述變化的

發展過程。在《佛頂最勝陀羅尼經》（《大正藏》編號 967-971、

974A）中，曼荼羅被構建在地面上，行道者于其上念誦陀羅尼。此

經的一個版本提到諸佛降臨並讚揚行道者，但此經諸版本均無有意

識觀想的說明。不空所譯的《佛頂尊勝陀羅尼念誦儀軌法》（《大

正藏》編號 972）包含了在地面上構建曼荼羅以及觀想此曼荼羅的

說明。善無畏所譯《尊勝佛頂修瑜伽法儀軌》（《大正藏》編號

973）則首次給出了觀想曼荼羅的簡要說明，並隨即給出了一份關於

繪製本尊形像的單獨說明。這兩份儀軌共同說明了地上構建的曼荼

羅如何變成一個沒有物質形態的觀想呈現。

關鍵詞：儀式、空間、佛教、曼荼羅、觀想、密教、佛頂、不空、

善無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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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這篇論文中，我將要通過以一個具體實例——“尊勝佛頂”

曼荼羅 1，來考察觀想曼荼羅的行為。觀想的引入，徹底地改變了密

教的儀式行為。它讓物質形像變得多餘，但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它

同時又將那些曼荼羅（即原先被標示在地上的儀式空間）變成各種

神祇的形像、觀想的對象，甚至曼荼羅自身就是神祗的形像或觀想

的對象。我想先簡略地介紹一下上述變化的大致過程。

在相當短暫的時間內，密教儀式由簡單的咒語念誦衍變成了一

種複雜的觀想行為。漸漸地，一些愈加精巧的儀式台本出現了。就

本論而言，我區分了四種不同的儀式台本：（1）無需神祇形像的咒

語念誦；（2）在神祇形像前面念誦咒語；（3）一種針對某類儀式

導師的曼荼羅灌頂儀式；（4）一種修行者在其中成為儀式的主要神

祇的觀想行為 2。

（1）密教儀式的核心是咒語念誦（陀羅尼、真言）。咒語的念

誦有著特定的利益，比如療疾、生育、財富和世俗權勢，或克敵制勝。

久而久之，各種咒語開始與某些特定的神祇關聯在一起，這些神祇

要麼口授此咒語，要麼顯身以回應咒語的念誦。這些儀式行為不一

1 最近有關尊勝佛頂崇奉的討論，請見：Michelle Wang, “Changing Conceptions 
of ‘Mandala’ in Tang China: Ritual and the Role of Images,” Material Religion 9, no. 2 
(June 2013): 186-217.

2 當密教儀式不斷演化并變得愈加複雜的時候，之前相對比較簡易的儀式依然

還在被實踐著。一些早期簡單的形式被整合進相對更為複雜的台本中。其它的那

些，則與晚出的相對精巧的儀式一道被同時加以實踐。新的解釋被賦予到那些儀

式實踐的早期形態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密教的儀式變得相當繁複。鑒於它們之

間的相互融合以及早期儀式的種種變化，現代學者往往很難予之以解釋。在此，

我將嘗試初步重建這種密教儀式衍變的過程，希望藉此來幫助理解此儀式傳統那

看似紛繁複雜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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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神祇形像。修行者可以一遍又一遍地念誦咒語，一位或者一群

神祇可能顯身以確認儀式的成功。

（2）隨著形像的引入，上述這種幻相就被代之以與實體形像相

關的各種奇跡。在念誦的高潮時刻，各種神跡出現在形像周圍，通

常是發出大音聲，來確認儀式的成功。大量的密教儀式開始產生。

這些儀式與各種神祇關聯，神祇的身份則會用形像來加以呈現。

（3）當一個精心構建的阿阇梨灌頂儀式被引入之時，密教就獲

得了一個更加獨特的性質。在已知最早關於此儀式的描述中——《陀

羅尼集經》（《大正藏》編號 901，公元 654）中所详细描述的“都

會道場”和“普集會壇”，所有密教神祇皆被邀請至祂們在曼荼羅

上的座位。受眾在祂們面前接受灌頂。這種灌頂儀式授權阿阇梨開

展各種各樣與每一位神祇相關的儀式。這些儀式只有由那些業已接

受過灌頂的阿阇梨來開展，才能被證明有效。因此，一類特殊的密

教儀式導師就出現了。伴隨著這種儀式，一種獨特的密教神祇譜系

觀念也同樣被引入，即便此神祇譜系本身也可能隨著時間推移而有

所進化、擴展。按照這種方式，兩類密教儀式並存，一類是為了尋

求特定神祇幫助以獲得現世和來世的利益，另一類是為了給那些儀

式導師施以灌頂，以便這些人隨後可以開展這些儀式。

普集會壇利用並擴展了先前的各種儀軌。在早期的曼荼羅儀式

中，行道者圍繞著某一神祇的形像構建一個曼荼羅，通常環繞以各

種禮器或其它各種隸屬神祇；行道者接下來會在與主要神祇關聯的

儀式中接受灌頂。被灌頂過的行道者可能接下去在神祇的形像前念

誦該神祇的咒語，以實現特定的此世或來世的目標。相反，在最新

的普集會壇儀式中，整個密教聖眾被邀入一個大的曼荼羅中，行道

者在諸尊面前接受灌頂成為阿阇梨，阿阇梨又在該曼荼羅諸尊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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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儀式中，與該神祇建立某種特別的聯繫 3。

（4）當精巧的觀想儀軌發展出現後，形像似乎變得有點多餘。

神祇們是被觀想著的，而不是存在於那些繪畫或雕塑表現的動畫中。

觀想儀軌（其中要求行道者形成儀式活動或聖眾的精神圖像），在

更早期的密教儀式形態中，其角色微乎其微，不是用於別尊就是用

作諸尊的灌頂儀式。但是此儀軌在這些儀式衍進的後來階段，其重

要性卻越來越大。在那些於繪畫或雕塑形像前開展的儀式中，重點

已經由那些物質形式呈現的神祇轉向了對祂們的觀想，並且接下來

又轉向了行道者觀想自身為特定的神祇——行道者變成儀式所指向

的那位神祇。

原先，無論針對別尊還是用於諸尊的曼荼羅灌頂儀式，開始皆

須構建一個物質意義上的曼荼羅。儀軌常常十分詳盡地描述此曼荼

羅的構建程序。隨著此儀式被從根本上改造成一系列觀想儀軌，構

建曼荼羅這一步同樣也變成了觀想的對象。行道者想像或觀想曼荼

羅自身。

當兩者都成為觀想的對象時，形像和曼荼羅就開始彼此融合了。

這裡，我將會通過檢查尊勝佛頂崇拜的儀式，來考察上述的發展過程。

《佛頂最勝陀羅尼經》（《大正藏》編號 967-971、974A）包含了

一份關於曼荼羅儀式的說明 4。此曼荼羅構建於地面之上，行道者在

上面念誦陀羅尼。此經的一個版本提到諸佛降臨並讃揚行道者 5，但

3 這兩種曼荼羅有時被稱作“別尊曼荼羅”和“都會曼荼羅”，見佐和隆研《密

教辭典》，京都：法藏館，1950（1997）年版，第 618 頁。
4 有關此經現存諸版本之間差異的大致情況，請見塚本啓祥、松長有慶、磯田

熙文《梵語仏典の研究 IV: 密教経典篇》，京都：平楽寺書店，1989 年，第 100-

105 頁。
5 《大正藏》編號 967，第 19 冊，第 352 頁上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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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經諸版本卻沒有關於有意識觀想的說明。在有關尊勝佛頂陀羅尼

的兩份儀軌中，我們找到了有關觀想的詳盡說明。

不空（705-774AD）所譯的《佛頂尊勝陀羅尼念誦儀軌法》（《大

正藏》編號 972）包含了關於在地面上構建曼荼羅以作為儀式空間、

以及觀想此曼荼羅的說明。在儀式的高潮時刻，行道者觀想自身成

為本尊。在此儀式中，曼荼羅和本尊皆被觀想，但是它們之間又彼

此不同。相比之下，善無畏（637-735AD）所譯的《尊勝佛頂修瑜

伽法軌儀》（《大正藏》編號 973）則首先給出了觀想曼荼羅的簡

要說明，並接著給出一份關於繪製本尊形像的單獨說明。觀想曼荼

羅的圖像與本尊繪像的圖像幾乎一致。接下來的另一個更加複雜的

關於構建曼荼羅的說明，更為詳盡地描述了曼荼羅的情況。同樣，

這個更大曼荼羅中心部分的構造，也在很大程度上與儀軌中之前描

述的繪像相同。曼荼羅與畫像之間的區別已經變得模糊。這兩個儀

軌共同說明了地上構建的曼荼羅如何變成一個沒有物質形態的觀想

呈現。最後，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儀軌變成了對於整個宇宙或者無

相法界的觀想。請讓我們仔細檢查這些文本：

1.《佛頂最勝陀羅尼經》中的曼荼羅

這部經典講述了命終之後在地獄中返畜生身受苦，而轉世後又

生來貧賤且無雙目的恐懼。此經的叙事部分，当帝釋（Indra）去見

佛陀，代業已被預言死後來生會如此這般的善住天子，請求解脫之

道的時候，如來頂上放種種光，其光繞佛三匝，從佛口入。據說佛

說下名為“佛頂尊勝”的陀羅尼。此陀羅尼能凈一切惡道，能除一

切苦惱。佛於是給出了此陀羅尼的使用方法，提到了各種陀羅尼儀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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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曼荼羅的描述出現在以下各處：《大正藏》編號 967，第

19 冊，第 351 頁下欄第 27 行至第 352 頁上欄第 7 行；《大正藏》

編號 968，第 19 冊，第 354 頁下欄第 8-17 行；《大正藏》編號

969，第 19 冊，第 357 頁上欄第 2-10 行；《大正藏》編號 970，第

19 冊，第 361 頁中欄第 1-18 行；《大正藏》編號 971，第 19 冊，

第 363 頁下欄第 27 行至第 364 頁上欄第 5 行。此經有好幾種譯本，

但它們在有關曼荼羅的說明上，卻共享著某些特征。該曼荼羅為四

角方壇，其上散以鮮花，燒眾名香。行道者右膝著地胡跪，作陀羅

尼印，屈其頭指以大拇指，押合掌當其心上 6。念想諸佛，誦陀羅尼

一百零八遍。

佛陀波利（Buddhapālita）譯本（《大正藏》編號 967）於此處

提及一個幻相——壇中如雲王雨華，能遍供養八十八俱胝殑伽沙那

庾多百千諸佛。彼佛世尊咸共讚言：善哉希有，真是佛子。行道者

即得無障礙智三昧，得大菩提心莊嚴三昧 7。

此儀式的台本是陀羅尼念誦之後跟著一個幻相。其中並沒有提

到任何觀想行為。

2. 不空《佛頂尊勝陀羅尼念誦儀軌法》

（《大正藏》編號 972）

此儀軌在開始部分強調，行道者在念誦陀羅尼之前，須於三昧

耶曼荼羅，見聖眾得灌頂知本尊。這裡看上去似乎提到了灌頂儀式。

接著，根據這個文本，只有那些已經被正確灌頂的人，才能有效地

6 《大正藏》編號 967，第 19 冊，第 352 頁上欄第 1-3 行。
7 《大正藏》編號 967，第 19 冊，第 352 頁上欄第 3-7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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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密教儀式。

儀軌分兩個部分描述了這個儀式。第一部分，行道者於山間閑

處或於淨室，畫本尊尊勝陀羅尼像 8；接著，將之安於東壁面對之；

又於念誦處建立曼荼羅。這裡曼荼羅構建的一些特征，與前面提到

的早期《陀羅尼集經》（《大正藏》編號 901）中關於曼荼羅建設

的描述，有著驚人的相似——掘地深一肘半，地中若有瓦礫骨灰毛

髮及諸穢物等，並皆除之；還取本土，填滿築令平正；以牛糞和水

塗之；誦無能勝陀羅尼（H1881）加持牛糞；接著，取白粉和水，

以繩分標出九個位置；用白檀香塗此九位；耳上安帳蓋、四面懸幡。

晨朝奉獻乳糜，齋時獻酪飯并甜膩食，及以諸漿兼諸果子。四

門安四香爐。四隅安四淨瓶，盛香水插花或青葉樹枝。四角燃四盞

酥燈。念誦者座前安置閼伽香水兩椀。各種關於使用不同種類器皿

供養的規矩都有所交代。以無能勝陀羅尼加持水。

念誦陀羅尼者的座床被安置在曼荼羅前。念誦人應淨澡浴。這

裡所給出的澡浴真言（H1808）表明此處的澡浴可能代表著一種更

廣泛的淨化儀式，它宣稱一切法本性清淨，念誦人身體亦得清淨 9。

此處不空譯本中所描述的曼荼羅，可以被理解為《佛頂最勝陀

羅尼經》簡要描述之曼荼羅的擴展版本。如我們之前所討論到的，

8 關於尊勝佛頂形像的描述，出現在《陀羅尼集經》，《大正藏》編號 901，第

18 冊，第 785 頁下欄第 18 行至第 786 頁中欄第 3 行；《大正藏》編號 905，第 18 冊，

第 790 頁上欄第 22 行至中欄第 5 行、第 795 頁上欄第 20 行至第 796 頁上欄第 12 行。
9 在澡浴部分的說明中，該儀軌首次提到了《蘇悉地羯羅經》（《大正藏》編

號 893，第 18 冊，第 606 頁上欄；《密教大辞典》，第 1394 頁中欄）。它接著

又描述了澡浴的不同含義：或以法澡浴，觀法實相以為澡浴；或以在家出家護持

本律儀戒無所毀犯，以為澡浴；或每日三時佛前禮佛發露懺悔隨喜勸請發願迴向，

以為澡浴；或以清淨真言加持七遍，以為清淨。澡浴正誦之時觀一切法本性清淨

我亦得清淨（《大正藏》編號 972，第 19 冊，第 364 頁下欄第 20 行至第 365 頁

上欄第 2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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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中明確說方壇四角安置四水瓶，種種香華供養，並燃種種燈 10。

根據經中所述，當念誦無能勝陀羅尼時，念誦人結某種特殊手印，

並跪於壇城西面。不空譯本也提到此無能勝陀羅尼念誦手印，但是

描述得更為詳細 11。

《佛頂最勝陀羅尼經》與不空的《佛頂尊勝陀羅尼念誦儀軌法》

之間同樣還存在一些顯著的差異。比如，《佛頂最勝陀羅尼經》並

沒有明確提到被召請如曼荼羅神聖的特定類別，也並沒有提到毗盧

遮那佛。相反，《佛頂尊勝陀羅尼念誦儀軌法》則列出了九位神聖

並詳細地描述了祂們在曼荼羅上的座位安排：中央安毗盧遮那佛座

位，圍繞著的是八位菩薩的座位。右邊安觀自在菩薩座位。觀自在

菩薩後，安慈氏菩薩座位。毗盧遮那佛座位後，安虛空藏菩薩座位。

虛空藏菩薩左邊，安普賢菩薩座位。毗盧遮那佛座位左邊，安金剛

手菩薩座位。金剛手菩薩座位下，安文殊師利菩薩座位。毗盧遮那

佛前 , 安除蓋障菩薩座位。除蓋障菩薩座位右邊，安地藏菩薩座位。

表 1 不空儀軌中曼荼羅九尊座位安排

正右邊 中央 正左邊

慈氏菩薩 虛空藏菩薩 普賢菩薩

觀自在菩薩 毗盧遮那佛 金剛手菩薩

地藏菩薩 除蓋障菩薩 文殊師利菩薩

《佛頂尊勝陀羅尼念誦儀軌法》後文將這些神聖命名為“毗盧

遮那佛及八大菩薩”12。這八大菩薩的名單實則來自於其它文獻。

10 《大正藏》編號 967，第 19 冊，第 351 頁下欄第 29 行至第 352 頁上欄第 2 行；

《大正藏》編號 971，第 19 冊，第 361 頁中欄第 3-11 行。
11 《大正藏》編號 972，第 19 冊，第 365 頁上欄第 22-23 行。
12 《大正藏》編號 972，第 19 冊，第 365 頁上欄第 14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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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空同樣翻譯過一部經典，題名作《八大菩薩曼荼羅經》（《大正藏》

編號 1167）。這部經傳授如何觀想上述八大菩薩，並列出了祂們各

自的咒語和肖像 13。

如前所揭，毗盧遮那佛並沒有出現在《佛頂最勝陀羅尼經》中。

即便不空在《佛頂尊勝陀羅尼念誦儀軌法》此處提及毗盧遮那，但

在該儀軌的其它地方，中央神祇卻清楚地被指定為尊勝陀羅尼 14。

不空所介紹的這個曼荼羅看上去似乎與《佛頂最勝陀羅尼經》的尊

勝陀羅尼信仰沒有什麼關係。

如上所述，不空儀軌的第一部分描述了各種預備儀式，卻沒有

提到觀想行為。“瑜伽”這個術語出現在第二部分的開始。在密教

儀軌中，瑜伽指的是一系列標準的觀想和真言念誦行為。這一部分

內容的開始即列出了真言念誦的時間：每日在固定的時間入道場念

誦。或二次，即早朝黃昏；或三次，即加午時；或四次，即依瑜伽

加中夜 15。中夜瑜伽念誦是帶有觀想的。儀軌剩下的內容詳細地描

述了這種瑜伽活動。

瑜伽儀式的一開始，行道者被要求觀想道場中須彌山，於山頂

上想七寶樓閣。於樓閣中，毗盧遮那佛與八十俱胝十地滿足菩薩摩

訶薩。相較於之前是被以物質實體形式構建的，此處的曼荼羅，則

似乎是在意識中被構造出來。毗盧遮那佛在中央，被大量的菩薩眷

13 關於八大菩薩信仰的研究，請見田中公明《インドにおけるマンダラの成

立と展開》，東京：春秋社，2010 年，第 58-66 頁；又可參見 Phyllis Granoff, 
“A Portable Buddhist Shrine from Central Asia Author(s),”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 22 (1968/1969): 80-95; Pratapaditya Pal, “A Note on the Mandala of the Eight 
Bodhisattvas,” Archives of Asian Art, Vol. 26 (1972/1973): 71-73.

14  《大正藏》編號 972，第 19 冊，第 364 頁中欄第 12 行、第 365 頁上欄第 8 行、

第 367 頁上欄第 22-24 行。
15 《大正藏》編號 972，第 19 冊，第 365 頁上欄第 7-8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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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所圍繞。四門四隅各四菩薩及八供養，以內外供養 16。行道者觀

想奉獻，了了分明 17。

諸神聖被召請入曼荼羅，種種奉獻，伴之以一系列的真言、手

印和随附的觀想。比如奉獻塗香時，一段真言（H1519）被念誦，

相應的手印亦須結出，並且“由此印真言威力故”，流出一切塗香

雲海，供養一切如來及諸聖眾 18。同樣的，花鬘、燒香、飲食、燈

明等被用合適的真言和手印加以奉獻，它們全都如同流出雲海。行

道者同樣被要求觀想幢蓋幡網瓔珞衣服繒綵等物，這些供養據說會

如雲海充遍法界 19。

可以回想一下，不空儀軌中構建物質實體曼荼羅的說明，似乎

沿襲了《佛頂最勝陀羅尼經》中有關曼荼羅的內容，並且明確說明

將四個精心準備的淨瓶安置在曼荼羅上，接下來還奉獻其它各種供

品。同樣，《佛頂最勝陀羅尼經》中有關曼荼羅的內容還特別提及

種種花、香、燈和食品供物 20。這兩者皆沿襲了曼荼羅儀式表演的

公認傳統。

不空儀軌中，觀想曼荼羅的準備說明和供養那些被召請入該曼

荼羅中眾神聖的內容，共同組成了一個獨特的單元，結尾是一首讚

語 21。接下來的內容是觀想儀式的主要部分，其中行道者最終觀想

16 此處的“四菩薩”，可能指的是“四大菩薩”，即普賢菩薩、文殊師利菩薩、

觀自在菩薩以及彌勒菩薩。參見《密教大辭典》，第 1022 頁下欄。
17 《大正藏》編號 972，第 19 冊，第 365 頁中欄第 24-28 行。
18 《大正藏》編號 972，第 19 冊，第 366 頁上欄第 15-20 行。這一序列儀式中，

真言的文本和賦予它的儀式功能，並不總是相匹配，比如，奉獻座的真言（H4）

與奉獻閼伽水的真言（H178）。真言編號依用八田幸雄《真言事典》，東京 : 平

河出社，1985 年。
19 《大正藏》編號 972，第 19 冊，第 366 頁中欄第 17 行。
20 《大正藏》編號 970，第 19 冊，第 361 頁中欄第 7-11 行。
21 《大正藏》編號 972，第 19 冊，第 366 頁中欄第 20-21 行。



176    篠原亨一（Koichi Shinohara）

己身成本尊，並且念誦尊勝陀羅尼 22。

此儀軌關於主尊身份的敘述似乎比較獨特。行道者首先觀想自

身作金剛波羅蜜佛母菩薩 23。他結出金剛波羅蜜印，加持印於身體

四處，即心、額、喉和頂。誦金剛波羅蜜真言。又用印安於額上，

誦三遍真言，以為灌頂。行道者用合適的手印和真言，如繼甲胄。

念誦拍掌真言（H1032）。

接著，行道者觀想己身成本尊。此處的本尊並沒有被明確命名，

即便之前在儀軌的開始部分，主尊的形像被確定為尊勝陀羅尼 24。

該神祇的手印被加以描述 25，並且尊勝陀羅尼的文本亦被給出 26。

這裡所描述的手印看上去似乎與《佛頂最勝陀羅尼經》中念誦尊勝

陀羅尼時所用的手印是一樣的（描述用詞略有差異）27。

伴隨著真言念誦，行道者被要求一心緣觀毗盧遮那佛 28。這段

內容並沒有說行道者與毗盧遮那佛合為一體。回想之前，行道者的

身體已然變成主尊——尊勝陀羅尼。而《佛頂最勝陀羅尼經》並未

提及的毗盧遮那佛，卻是不空儀軌所描述曼荼羅的中央神祇——一

開始被以物質實體形式構建，然後又被觀想。無論在《佛頂最勝陀

羅尼經》中，還是在不空儀軌中，曼荼羅皆是念誦儀式的場所。尊

勝陀羅尼與念誦該陀羅尼時觀想著的毗盧遮那佛之間的聯繫也許可

22 《大正藏》編號 972，第 19 冊，第 367 頁上欄第 20 行至下欄第 1 行。
23 《大正藏》編號 972，第 19 冊，第 366 頁下欄第 3 行。這尊神祇的肖像被如

此描述：“左手持蓮花，共蓮花上有五股金剛杵。右手作仰掌，垂手為施願勢。

具頭冠瓔珞，面貌慈愍拔濟一切眾生勢”（《大正藏》編號 972，第 19 冊，第

367 頁上欄）。另參見《密教大辭典》，第 718 頁中欄、下欄。
24 《大正藏》編號 972，第 19 冊，第 364 頁中欄第 13 行。
25 《大正藏》編號 972，第 19 冊，第 367 頁上欄第 22-23 行。
26 《大正藏》編號 972，第 19 冊，第 367 頁上欄第 25 行至中欄第 28 行。
27 《大正藏》編號 967，第 19 冊，第 352 頁上欄第 1-3 行。
28 《大正藏》編號 972，第 19 冊，第 367 頁中欄第 29 行至下欄第 1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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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追溯到這裡。

之後，加持念珠的儀式被加以描述。當用念珠念誦活動結束的

時候，雙手合掌安於頂上，發出願望，願一切眾生皆悉獲得。

這是儀式的高潮部分。這一部分內容之後，一系列的儀式被以

相反的順序重複。行道者復結本尊印，誦七遍或三遍；復結金剛波

羅蜜印，又復結五種供養印（塗香、花鬘、燒香、飲食和燈明），

並誦五種真言 29 而供養之。

之前，在觀想曼荼羅之前，行道者被要求念誦不動尊真言並結

相應的手印 30。他右旋轉八方，結上下方隅界，除道場中諸魔作障者。

現在，行道者又一次結不動尊印，誦不動尊真言，以印左轉即成解界。

儀式的結尾是奉送諸佛聖眾。這樣，不空儀軌中的觀想活動就

聚焦於兩個相互獨立的話題，其一是觀想曼荼羅和供養諸尊，其二

是觀想並與主尊合為一體。這樣兩個方面是不同的，並且被彼此分

別對待，即便在主尊真言念誦的時刻有點出人意料地提到了毗盧遮

那佛，而這又將兩種觀想笨拙地聯繫在一起。

3. 善無畏《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

（《大正藏》編號 973）

《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將其教法描述為一種瑜伽行法 31。

如前所揭，在密教儀軌中，瑜伽指的是一系列標準的觀想和真言念

誦行為。那些真言大部分並不與任何別尊有特別的聯繫，所以它們

29 上文提及過，《大正藏》編號 972，第 19 冊，第 366 頁上欄第 4 行至中欄第 21 行。
30 《大正藏》編號 972，第 19 冊，第 365 頁中欄第 16-22 行。
31 參見《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68 頁中欄第 12-13 行、第 17-18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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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被納入各種針對不同神祇的儀式中。觀想和真言念誦的順序，

通常取自《金剛頂經》，但《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中諸真言的

核心序列，卻與《大毗盧遮那佛神變加持經》（《大正藏》編號

848）聯繫更加緊密 32。同樣，此瑜伽行法儀式的台本也不是明確地

與佛頂崇拜聯繫在一起的。另一部善無畏所譯、名為《慈氏菩薩略

修愈誐念誦法》（《大正藏》編號 1141）的儀軌，遵循的是同樣的

台本，其中羅列了一套完全一致的真言 33。我們這裡解讀的重點放

在《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上，但是也會顧及到此經與《慈氏菩

薩略修愈誐念誦法》之間存在著的密切關係。

在不空《佛頂尊勝陀羅尼念誦儀軌法》中，觀想的兩個敘述被

彼此分開：行道者首先觀想曼荼羅，召請眾神聖，供養奉獻祂們；接著，

在儀式的高潮時刻，他觀想己身為主尊。雖然提到了觀想大毗盧遮

那如來（曼荼羅中的中央神祇），但與行道者身體融合為一的卻是

主尊尊勝佛頂陀羅尼。

32 觀自在如意輪菩薩的瑜伽儀軌存在於兩個版本，其一為不空譯《觀自在菩薩

如意輪瑜伽》， 《大正藏》編號 1086，其二為金剛智譯（Vajrabodhi, AD669-

741）。它們皆將針對此神祇的儀式描述為金剛頂儀式，包括了一套取自於該經典

的真言（《大正藏》編號 1086，第 19 冊，第 206 頁下欄第 18 行；《大正藏》編

號 1087，第 19 冊，第 211 頁中欄第 21 行）。
33 《大正藏》編號，第 20 冊，第 950 頁上欄第 1 行至第 600 頁上欄第 24 行。《大

正藏》中《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大正藏》編號 973）和《慈氏菩薩略修

愈誐念誦法》（《大正藏》編號 1141）這兩部經典的文本來自於日本刊本（享保

時期，1716-1736），注釋中註明了早期版本（十一到十二世紀）中存在異文現象。

在漢地經錄中。這兩個經典名稱並沒有出現過。《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在圓

行（AD 799-852）的請來目錄（839，《大正藏》編號 2164，第 55 冊，第 1072

頁下欄第 2 行）和惠運（AD 789-869）請來目錄（863，《大正藏》編號 2168，

第 55 冊，第 1089 頁上欄第 1 行）中被提及。參見《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83 頁中欄第 23-29 行。《慈氏菩薩略修愈誐念誦法》（《大正藏》編號

1141）圓珍（814-891）題記中提到了這部經的抄寫時間為大中九年（AD 855）

（《大正藏》編號 1114，第 20 冊，第 595 頁上欄第 9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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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善無畏的儀軌中，這兩個觀想敘述被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34。

觀想曼荼羅即觀想尊勝佛頂——表現為大毗盧遮那如來和八大佛頂

輪王。這九聖頭戴五智寶冠，在儀式的高潮時刻，行道者獲得五智。

行道者成大毗盧遮那如來本尊，亦為法界。曼荼羅既代表了大毗盧

遮那如來 / 尊勝佛頂，也表征著法界。

（1）教義框架

《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和《慈氏菩薩略修愈誐念誦法》的

開頭皆有一段關於瑜伽的讚言。除了起首讚言向每個儀軌有關的神

聖致敬外，那些為儀軌主體部分儀式順序確立教義框架的讃言，幾

乎一致。這些讃言解析了瑜伽的意義，或者更確切地，從理論上說，

解析了觀想的意義。這些讃言說：“樂修無相說瑜伽，為求有相兼說相，

有無一體真大空”35。

關於這些讚語的進一步解釋，出現在散文部分——求得世間利

益的有相之法，可以分為除災、增益、降伏和攝召四種儀式；修煉

瑜伽以求無上大菩提的無相之法，頓入普現色身 36。

這段討論對外在儀式和內在瑜伽作出了清楚的區分，然而，它

同樣也堅持認為兩種行法之間是統一的或完全一致的——在整個長

篇儀式指導中，這兩種行法似乎緊密混合在一起。儀軌用同時安置

外在儀式行動和瑜伽觀想的方式，具體闡釋了儀式每一步驟中有相

與無相的抽象同一。已知不涉及觀想的密教儀式中，那些熟悉的因素，

以這種方式，被新穎地闡釋成觀想行法。

34 《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中勾勒的儀式台本，並沒有提及一開始道場中樹

立一個物質形像，也沒有說要構建一個物質意義上的曼荼羅。此台本同樣出現在

善無畏所譯的《慈氏菩薩略修愈誐念誦法》中。
35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68 頁中欄第 11-12 行。
36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68 頁下欄第 2-3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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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毗盧遮那佛神變加持經》在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品中討論

了本尊三昧和無相三昧，一行的《大毗盧遮那佛經疏》（《大正藏》

編號 1796）以更長的篇幅討論了有相與無相 37。一行（672-727）

與善無畏一道翻譯了這部經，並在注釋中經常徑直地稱引善無畏的

說法（“論師云”）。我相信《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中關於有相、

無相的說法，來自於《大毗盧遮那佛神變加持經》和一行《大毗

盧遮那佛經疏》中的相關討論。

之後的導入式讃言，以高度抽象的形式規劃了這種儀軌的儀式

程序。身、口、意被命名為“三密”和“三身”（即應身、化身和法身）。

“五輪”（金剛 [ 可能指的是金 ]、地、水、火、風）被命名作“五

智輪”，“五智”又被命名成“五分（法）身”（佛的五種智慧身）38。

“五輪”同樣也被描述成“盡攝法界輪”。這些教義上的分類，隨

後在解釋儀式開展過程中的關鍵階段時，還會再次出現。

（2）五輪觀念

《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和《慈氏菩薩略修愈誐念誦法》所

建立的儀式台本，始於清淨法界和曼荼羅地，繼而召請諸聖入壇供

養之，並且行道者觀想自己的身體變成曼荼羅上的神祇。此時，根

本咒與念誦儀式說明被一同給出。儀式的最後是遣送諸神祇 39。

這兩部儀軌的儀式說明，開頭部分均是一個獨特的宇宙五輪觀

想。這同時也是一行《大毗盧遮那成佛經疏》所闡釋的一個主題 40。

37 《大正藏》編號 848，第 18 冊，第 44 頁上欄第 9-19 行；《大正藏》編號

1796，第 39 冊，第 782 頁下欄至第 785 頁上欄。
38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68 頁中欄第 14-15 行；第 371 頁下欄第 16 行。
39 前揭八田幸雄書，第 244-245 頁。
40 《大正藏》編號 1796，第 39 冊，第 661 頁中欄第 3 行至下欄第 2 行、第 727

頁下欄第 8-28 行；《大正藏》編號 848，第 18 冊，第 31 頁上欄第 21-29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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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行疏中，觀想是曼荼羅灌頂儀式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41。根

據一行的說法，在建造曼荼羅的時候，儀式導師（阿阇梨）觀自身、

壇地和弟子身作五輪 42。《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中的內容基本

上效仿一行的經疏，但卻額外地增加了每一步所用真言的文本。

行道者入凈法界三摩地，於其頂上念想或觀想㘕（raṃ）字。

用三角形智火，燒四大五蘊，空寂法界（dharmadhātu）。次即入五

輪三摩地，觀想臍下阿（a）字為金剛輪、臍中鑁（vaṃ）字為水輪、

心上㘕 (raṃ) 為火輪、眉上含（haṃ）字為天風輪、頂上欠 (khaṃ)

字為大空輪。

行道者接著以五輪加持曼荼羅地 43。此處曼陀羅地的五輪加持

結構，與上面是一致的。行道者燒曼荼羅地中穢惡觸等，然後依次

第安立五輪 44。

（3）曼荼羅灌頂儀式

在善無畏的這兩部儀軌中，召請諸尊入壇的開始是“警覺”諸尊。

《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中的諸尊——“諸佛及八大佛頂輪王或

本部尊等”，從三昧耶起觀瞻，愍念真言者故，降赴道場 45。接著，

本尊和其它曼荼羅諸尊被召請。此時，觀想曼荼羅，或“本尊所在

之處”46。

41 Koichi Shinohara, Spells, Images, and Maṇḍalas: Tracing the Evolution of Esoteric 
Buddhist Ritu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60-161.

42 《大正藏》編號 1796，第 39 冊，第 661 頁中欄第 3 行、第 25 行，第 727 頁

下欄第 8-28 行，第 728 頁上欄第 14-15 行。這個內容出現兩次，其一在“入漫

荼羅具緣品”，其二在“秘密漫荼羅品”。
43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68 頁下欄第 19 行至第 369 頁下欄第 16 行。
44  此儀式的開展乃是伴隨著金剛三昧耶（H.1147）和降三世（H.1561）真言及手印。
45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0 頁上欄第 1-3 行；《大正藏》編號

1141，第 20 冊，第 591 頁下欄第 4-6 行。
46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0 頁上欄第 14 行至中欄第 7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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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觀想中，曼荼羅位於一朵

寶蓮華上，此寶蓮華在一樓閣內；

有一大圓明，內有九圓，此外還有

八寶瓶、十二金剛杵和四寶輪。從

八寶瓶口竪八金剛杵，承四金剛輪。

從（中）輪四面橫拄四金剛。每瓶

及金剛皆繼綵帶，靉靆垂布大圓明

內。本尊為大毗盧遮那如來。這段

概括內容的結尾提到餘下諸尊具見

“曼荼羅品” 47。觀想曼荼羅的圖示出現在《大正藏》的文本中 48。

諸尊被召請入壇，並奉獻供養，每一步均用真言和手印來標記。

《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將儀式的高潮描述為兩個步驟：首先，

行道者通過念誦真言發五智。四真言同樣對應著佛陀的“三身”，

即菩提心真言（H622，大圓鏡智）對應著法身；平等性智真言（H319）

和妙觀察智真言（H1809）對應著應身；方便究竟智真言（H1119 ？）

對應著化身 49。配合這些真言的手印，據說被形塑成五股金剛的樣

子。其次，當行道者結大日法界印加持己身五處，即成具足五分法

47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0 頁中欄第 6-7 行。
48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0 頁上欄。這段內容描述了一個三維立

體的結構：八寶瓶口豎金剛杵，八金剛杵分四對，每一對承一金剛輪，四金剛輪

彼此連接，橫拄四金剛。《陀羅尼集經》（《大正藏》編號 901；AD 654）收錄

的早期曼荼羅灌頂儀式中詳細提到了一個構建於曼荼羅地之上的複雜結構（我相

信這是後吠陀時代儀軌小屋或曼達波的一個版本），上面覆以五色幡子。這種曼

荼羅的理念構想似乎影響了《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此處對所觀想的三維立體

曼荼羅的描述。
49 成所作智真言（H810）所對應的佛身並沒有被提到。法界體性智真言（H122）、

大圓鏡智真言（H622）、平等性智真言（H319）、方便究竟智真言（H1119）和

成所作智真言（H810）即是金剛教法中的“五相成身”。

圖 1 《大正藏》中的觀想曼荼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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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萬德之身。當他將手印住當心上，己身為毗盧遮那如來之身，頭

上五智佛寶冠，即是五頂輪王，具五智義。接著，行道者便以一切

佛頂輪王心印真言加持（己身）五處 50。

在此儀軌中，無論曼荼羅的中央神祇，還是行道者己身所成的

神祇，皆為毗盧遮那如來。五頂輪王與五智和佛之五智冠皆是相互

等同的。隨後描述的畫尊勝佛頂畫像內容中，非常明白的是圍繞毗

盧遮那如來的有八小圓，其上坐著八佛頂輪王。於是，五佛頂輪王

就擴展成了八佛頂輪王。

在此，我們注意到，觀想毗盧遮那如來和八佛頂輪王被召請入

的曼荼羅，和觀想己身與頭戴五智佛寶冠的毗盧遮那如來，被彼此

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行道者觀想己身為毗盧遮那如來，實際上就是

觀想曼荼羅。

在呈現它們各自主尊真言的時候，《慈氏菩薩略修愈誐念誦法》

和《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皆提到了似乎同樣複雜的念誦儀式。

兩部儀軌又都提及真言字流出，並覆蓋行道者和本尊心月輪 51。

（4）形像繪製

除了特定神祇的身份，《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和《慈氏菩

50 此處所討論到的由毗盧遮那寶冠和五頂輪王所戴寶冠所代表的五智以及一套

真言，還有佛陀三身的熟悉教法，並沒有出現在《慈氏菩薩略修愈誐念誦法》的

對應部分。相反，行道者在儀式中以慈氏菩薩法界印加持本尊及己身五處便成慈

氏菩薩真體的內容，正在慈氏菩薩根本真言之前（《大正藏》編號 1141，第 20 冊，

第 593 頁中欄第 12 行至下欄第 2 行）。
51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2 頁上欄第 21-25 行；《大正藏》編

號 1141，第 20 冊，第 594 頁上欄第 18 行至中欄第 7 行。《大日經》提到由字輪

構建的曼荼羅，見：《大正藏》編號 848，第 18 冊，第 22 頁中欄第 4 行至第 24

頁上欄第 20 行。字輪觀想，見《大正藏》編號 921，第 19 冊，第 19 頁下欄第

12-14 行；《大正藏》編號 1796，第 39 冊，第 708 頁上欄第 9 行至第 714 頁上欄

第 19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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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略修愈誐念誦法》在繪製神祇形像以及接下來壇城構建的內容上

是基本一致的。在這兩部儀軌中，有關繪製物質形像和觀想的內容

被顯著分開並置於不同品中 52。

畫像品內容的開始明確了繪製畫像的吉善時日，以及畫師需要

遵循的準備儀式。繪像所用的布帛種類亦被命名；畫像應如法繪之，

一依所插入的圖示 53。遵照所繪製形像的特定圖像的設計要求（下

面會討論到），一個顯著的觀想法被置於“修瑜伽”的標題下加以

描述：行道者觀己身為毗盧遮那法身，周遍法界同一體相，更無異

相 54。

我們可以回想到在之前有關觀想曼荼羅的描述中，明確提到了

之後的“曼荼羅品”。事實上，我之前所概括的觀想曼荼羅內容的描述，

與“畫像品”此處的描述，兩者是十分相似的。畫像描繪了一個八

52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5 頁下欄第 5 行至第 376 頁中欄第 9 行、

中欄第 9-12 行；《大正藏》編號 1141，第 20 冊，第 595 頁中欄第 26 行至第 596

頁上欄第 12 行、上欄第 11 行至下欄第 9 行。另一套簡易的關於繪製形像以及構

建曼荼羅的內容似乎直接跟在《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有關繪製形像的內容後

面（《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6 頁中欄第 13-25 行、中欄第 25 行至

下欄第 10 行）。這套繪像法並沒有提到獨特九圓大概的樣子，而且繪像的中央

神祇卻是釋迦牟尼。曼荼羅中心繪佛頂為青色，螺髻。《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

儀》中這段簡短的內容，連同之前一長段關於三十四法的內容（《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3 頁中欄第 21 行至第 375 頁下欄第 4 行），與若那所譯《佛

頂尊勝陀羅尼別法》（A，《大正藏》編號 974F）中的大部分內容一致（《大正

藏》編號 974F，第 19 冊，第 396 頁中欄第 11 行至下欄第 10 行、下欄第 12 行至

第 398 頁中欄第 10 行）；這些內容同樣亦可見之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真言》（B，

《大正藏》編號 974E，第 19 冊，第 389 頁下欄第 3-22 行、第 393 頁下欄第 1 行

至第 395 頁中欄第 22 行）。有別於這兩段內容所呈現在《慈氏菩薩略修愈誐念誦

法》中的樣子，這些內容可能在《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強調一大圓包九小圓

構造的大致理念已然形成之後的某個時間，就已經被加入其中了。
53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5 頁下欄第 15 行。《大正藏》本的《尊

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於此並沒有提供任何圖示。
54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6 頁中欄第 9-11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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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頂神聖圍繞毗盧遮那如來的佈局安排。儀軌在羅列所要繪製的佛

頂諸聖時，提到了“瑜伽圖”是其依據 55。觀想曼荼羅與畫像之間

的區別已經被忽略了。

善無畏儀軌中有關繪製形像的指導，描述了總體設計並且將諸

尊確定為坐落在九圓之中的某一圓 56。繪像被描述成一個光明的大

圓，大圓之中是九個小圓。八個方向分別安置寶瓶，於瓶口中插名華；

（每一個寶瓶）上置三股跋折囉。中心圓外四隅安四寶輪，皆用跋

折囉相拄。寶瓶及跋折囉腰纏綵帶。中圓畫毗盧遮那如來，八位不

同的佛頂輪王形像被畫在剩下的八個圓中 57。每位神祇的圖像被詳

細加以描述。下左邊（大圓之外）畫降三世尊於半月輪中。右邊三

角赤光中畫無動尊 58。兩明王中間，修瑜伽者坐香爐之前。像上畫

寶蓋，兩邊畫六首陀會天，為童子形，乘雲氣。

55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6 頁上欄第 15 行。
56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5 頁下欄第 16 行至第 376 頁上欄第 14 行。

很多繪像被命名作“尊勝陀羅尼”或“尊勝曼荼羅”，包括那些收藏在奈良國立

博物館和波士頓美術館的作品。
57 左圓中是白傘蓋佛頂輪王，右圓中是最勝佛頂輪王，中圓前面是尊勝佛頂輪

王或除障佛頂輪王，大日如來（中圓）後圓是光聚佛頂輪王，尊勝佛頂輪王（中

圓前面）左邊是最勝佛頂，尊勝佛頂輪王右邊是廣生佛頂王，光聚佛頂輪王（中

圓後面）右邊是無邊聲佛頂王，光聚佛頂輪王左邊是發生佛頂王。
58 在第二品五輪觀想中，五真言字的每一個均以獨特的形狀出現。在凈法界中

扮演重要角色的㘕 (raṃ) 字呈現為三角智火形，此繪像中的無動尊看上去即表現

的是這個真言字（《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68 頁下欄第 19 行、第 369

頁上欄第 17 行）。半月形中包著含（haṃ）字（《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

第 369 頁上欄第 18 行；《大正藏》編號 1796，第 39 冊，第 727 頁下欄第 13 行）。

金剛三昧耶真言和降三世真言被使用以標示五輪觀想中的界限（《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69 頁中欄第 25 行至下欄第 16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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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善無畏儀軌中瑜伽圖

上方寶蓋和六首陀會天

正左 中央 正右

無邊聲佛頂王 光聚佛頂輪王 發生佛頂王

最勝佛頂輪王 大日如來 白傘蓋佛頂輪王

廣生佛頂王 尊勝佛頂輪王 最勝佛頂

下方

       無動尊   修瑜伽者    降三世尊

* 香爐在前方

如前所揭，在不空的儀軌中，行道者構建一個物質實體意義上

的曼荼羅，其主尊毗盧遮那如來被八大菩薩圍繞，接著，他又觀想

一曼荼羅，其主尊依然還是毗盧遮那如來。此神祇在觀想活動中扮

演了一個核心的角色，但在不空的文本中，祂與尊勝佛頂崇拜主尊

之間的關係仍然沒有得到解釋。在善無畏的儀軌中，不空曼荼羅中

圍繞主尊毗盧遮那如來的八大菩薩被代之以八佛頂輪王。毗盧遮那

依然是主尊，但八佛頂輪王環繞毗盧遮那的呈現形式，則在更大的

尊勝佛頂崇拜中，清楚確定了毗盧遮那的中心位置。

我們在前文提到，在佛頂輪王儀式的開始時刻，諸佛及其它聖

眾被“警覺”並被迎請入曼荼羅。在觀想本尊的時候，據說本尊坐

曼荼羅九輪中 59。中輪裡的神祇被明確認定為毗盧遮那如來，祂頭

戴五智寶冠。雖然在觀想曼荼羅的描述中沒有明確其它環繞八輪諸

尊的身份，但祂們一定是八佛頂輪王——這在後面的畫像品中得到

確定。

“八佛頂”這個術語出現在一行的《大日經疏》中 60。《大日

59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0 頁上欄第 16 行。
60 《大正藏》編號 1796，第 39 冊，第 634 頁上欄第 20 行。



尊勝佛頂陀羅尼壇法    187

經》第二品，詳細地描述了曼荼羅上諸尊的安排情況，其中提到兩

類佛頂神祇，首先是五佛頂神祇，接著在一段關於凈居眾的描述後，

是三佛頂神祇 61。一行在《大日經疏》裡，他首先分別討論了這兩

類神祇，但是接著他將它們合在一起稱之為八佛頂。之前的內容中，

無論是《大日經》還是一行的疏，也都同樣提到了無動尊和降三世

尊的方位問題——這兩位明王皆被繪在《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

畫像的底部 62。善無畏儀軌中有關繪製八佛頂畫像的內容，似乎沿

襲了《大日經》和一行疏 63。

但是，善無畏儀軌中的八佛頂畫像法，與《大日經》和一行疏

的關係卻有點複雜。善無畏《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仔細地註明

了諸尊在圖像上的區別特征。相反，無論在《大日經》第二品中的

相關文段，還是一行在討論這段經文時所描述八佛頂，均沒有提及

這些特征 64。《大日經》中有關諸佛頂一系列區別性肖像特征的內容，

出現在另一處討論秘密曼荼羅的地方 65。

《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中有關繪製這些佛頂諸尊的內容如

61 《大正藏》編號 848，第 18 冊，第 7 頁下欄第 10-13 行、第 18-24 行。
62 《大正藏》編號 848，第 18 冊，第 7 頁中欄第 17-26 行；《大正藏》編號

1796，第 39 冊，第 633 頁中欄第 3 行至下欄第 1 行。田中公明認為無動尊與降三

世尊是明王的代表，參看田中公明《インドにおけるマンダラの成立と発展》，

東京：春秋社，2010 年，第 69 頁。
63 “五佛頂”的具體名單，與《大日經》第二品中的記述略有不同——《大日經》

中“三佛頂”的“發生佛頂王”取代了《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中的“除障佛

頂輪王”。
64 一行將五佛頂描述成為具有輪王或轉輪王的形狀。頂有肉髻，其上復有髮髻。

其餘相貌皆似菩薩，周身有光，瓔珞嚴身。這段內容並沒有提及任何可以區別此

八佛頂身份的肖像特征，除了提到五佛頂和三佛頂各自所具有的的五色和三色。

這八佛頂中的某一位並不具有某一特定顏色（《大正藏》編號 1796，第 39 冊，

第 634 頁上欄第 2-5 行、第 16-20 行；《大正藏》編號 848，第 18 冊，第 7 頁下

欄第 21-22 行）。
65 感謝 Jacob Dalton 提醒我注意這段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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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白傘蓋佛頂輪王（《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6 頁上

欄第 4-6 行）：

頭戴五智冠，左手執蓮華，於蓮華上安置白傘蓋，右手揚掌半

跏趺坐；其身光及頭光如五色車輪形。

最勝佛頂輪王（《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6 頁上

欄第 6-10 行）：

頭戴五智冠種種莊嚴，背圓光及以通身光，狀如車輪具種種色；

右手持蓮華，於蓮華上安八輻寶輪，具種種色光焰圓繞，於蓮華上

結跏趺坐，左手揚掌。

尊勝佛頂輪王或除障佛頂輪王（《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

第 376 頁上欄第 10-14 行）:

於蓮華臺上結跏趺坐，白肉色（膚色？）；兩手臍下，如入禪定；

掌中承蓮華，於蓮華上金剛鉤；種種光明五智冠等，如其它佛頂頂

輪王。

光聚佛頂輪王（《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6 頁上欄

第 15-18 行）：

左執蓮華，於華臺上畫佛頂印；於佛頂上放光；五智寶冠光明等，

一如上說。

最勝佛頂（《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6 頁上欄第

19-20 行）：

左手執劍，右手揚掌，五佛冠種種莊嚴，輪光明中亦如上說。

廣生佛頂王（《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6 頁上欄第

20-23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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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持嚩折囉，左手揚掌，五智冠、輪光焰瓔珞等，一依上諸

尊等例。

無邊聲佛頂王（《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6 頁上欄

第 24-26 行）：

右手持蓮華，於蓮華臺上畫商法，左手當嬭房上揚掌；五佛冠、

輪光莊嚴等，隨意種種莊嚴。

發生佛頂王（《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6 頁上欄第

27-28 行）：

左手執開蓮華，右手右膝上半跏趺坐；輪光瓔珞同如上說。

《大日經》第十一品關於秘密曼荼羅的內容中提到了白傘蓋

佛頂輪王的傘、最勝佛頂的刀劍、最勝佛頂輪王的寶輪、光聚佛頂

輪王的頂髻、除障佛頂輪王的鉤。這段文字提到了五種佛頂，沒有

使用八佛頂的術語 66。然而，如 Giebel 所提示的那樣（286，注釋

98），這裡面還提到了三種更多佛頂尊的名字：持跋折囉的廣生佛頂、

持蓮華的發生佛頂和持商佉的發生佛頂王。

善無畏儀軌對這些神祇的描述，詳細註明祂們每一位都頭戴五

智冠。《大日經》秘密曼荼羅品中的內容並沒有提到這些冠 67。這

一風格可能源自於一行的《大日經疏》——該經疏將五佛頂描述成

“五智之頂”68。

66 《大正藏》編號 848，第 18 冊，第 35 頁上欄第 4-14 行；Giebel, 162；《大

正藏》編號 1796，第 39 冊，第 743 頁下欄第 10-28 行。對除障佛頂輪王的提及，

暗示出這段內容與《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有關畫像內容之間的緊密關聯。《大

日經》第二品有關八佛頂的內容中，“發生佛頂王”代替了“除障佛頂輪王”，

這一點之前已經揭出。
67 下文將要討論的《一字佛頂輪王經》，也沒有提及“五智冠”。
68 《大正藏》編號 1796，第 39 冊，第 634 頁上欄第 3 行。在一行對曼荼羅神祇

的討論中，瑜伽觀想的角色非常突出，諸尊是在被觀想了祂們的特征後才被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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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日經》秘密曼荼羅品中，為了更高層次的行法而重建曼

荼羅儀式 69。《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有關佛頂畫像的內容，部

分立足於《大日經》曼荼羅品（第二品）有關八佛頂的描述。但是

這份儀軌的編纂者，接著又將《大日經》秘密曼荼羅品中的內容加

進對這些佛頂諸尊繪像的描述中。

《大日經》第十一品與《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中有關諸尊

畫像的描述，似乎取自於其它地方的一個既有佛頂畫像傳統。比如，

它與《一字佛頂輪王經》五佛頂畫像內容之間，就有著一些顯著的

相似處 70——《一字佛頂輪王經》這部經是菩提流支（Bodhiruci, 

572?-727）公元 709 年譯出的，這比善無畏公元 716 年抵達長安還

早了若干年。《一字佛頂輪王經》列出的“五佛頂”較之前面提到

的略有不同，它們分別是：一字頂輪王、白傘蓋頂輪王、高頂輪王、

光聚頂輪王和勝頂輪王。在此經的描述中，像在《尊勝佛頂脩瑜伽

法軌儀》中一樣，白傘蓋頂輪王左手執蓮華、蓮華臺上有白傘蓋 71；

一字頂輪王，亦即最勝頂輪王，手執蓮華、蓮華臺上有金輪 72；勝

頂輪王身旁畫有寶劍 73。這些相似特征的某些方面，比如蓮華臺上

出來的（《大正藏》編號 1796，第 39 冊，第 631 頁中欄第 24-27 行）。這裡，

作為道場的曼荼羅，神祇的繪像，與觀想之間區別，似乎同樣是模糊的。
69 同註 15 書，第 157-165 頁。
70 《大正藏》編號 951，第 19 冊，第 230 頁中欄第 7-24 行。
71 《大正藏》編號 951，第 19 冊，第 230 頁中欄第 11-12 行。
72 《大正藏》編號 951，第 19 冊，第 230 頁中欄第 9-10 行。
73 《大正藏》編號 951，第 19 冊，第 230 頁中欄第 20-21 行。光聚頂輪王

執開蓮華，於花臺上畫佛心印（《大正藏》編號 951，第 19 冊，第 230 頁中欄第

16-17 行），而不是像在《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一樣，畫的是佛頂印。據說，

從外貌上講，五佛頂一如菩薩，頭冠瓔珞環釧衣服而莊嚴之，皆半跏趺坐坐白蓮

華（《大正藏》編號 951，第 19 冊，第 230 頁中欄第 22-24 行）。前面提到的一

行有關諸佛頂菩薩狀外貌的描述，可能取自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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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白傘和金輪，在《大日經》第十一品的文段中就不曾被提及。

（5）構建曼荼羅

《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和《慈氏菩薩略修愈誐念誦法》皆

留出一個獨立的部分用以描述它們的中心（“大”或“大灌頂”）

曼荼羅 74。這兩部分描述了同一種曼荼羅，即便其中諸尊的安排有

別，此外某些細節也有一些細微的差異。

這兩部儀軌將曼荼羅——之前被描述為在地面上被物質構建的

道場，描述成諸尊在其上被“畫”的地方。但《尊勝佛頂脩瑜伽法

軌儀》明確說曼荼羅的畫法一如之前所描述的五輪觀想。如前所揭，

之前所概括的儀式台本指導如何觀想曼荼羅以及仔細描述其大致輪

廓。曼荼羅的狀態——不是一個物質層面上的構建，就是一種觀想，

似乎在這部儀軌中，已然變得有點模棱兩可。

這些曼荼羅的大小可能不一，但它們的比例卻一致。比如，在

一個八肘壇中，其中心圓圈的直徑就是四肘，並且此中心圓圈被進

一步分為五個全圓（一個在中心，其它四個分在四方）和四個“半月”

圓在四隅 75，或九全圓 76。每個全圓裡面包含了第二套九圓，並且

這九圓中的每一個都繪有不同部類的神祇。大圓四面繪有八瓶十六

跋折囉作為柱子，它們皆掛綵帛 77。

74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7 頁下欄第 11 行；《大正藏》編號

1141，第 20 冊，第 596 頁下欄第 10 行。
75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8 頁中欄第 18-20 行。
76 《大正藏》編號 1141，第 20 冊，第 596 頁下欄第 22 行。這種設計同樣可以

見之於《慈氏菩薩略修愈誐念誦法》畫像品中（《大正藏》編號 1141，第 20 冊，

第 595 頁下欄第 6-7 行）。《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和《慈氏菩薩略修愈誐

念誦法》中的這種全圓和半圓的結合，可能後來流傳過程中對九全圓的一種替代。
77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8 頁中欄第 19-21 行；《大正藏》編號

1141，第 20 冊，第 596 頁下欄第 29 行至第 597 頁上欄第 2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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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圓外方地，四面二肘寬，

分為兩院。第二院（中央的一套

圓被認為是第一院）為四面一肘

寬；圍繞第二院的第三院，同樣

是四面一肘寬 78。

第二、三院分別被細分為三

道，每一道皆圍繞著中心圓。從

外數第一道皆安置諸尊座位，第

二道皆佈列諸飲食和其它供物，

第三道是辦事侍者行食來往之

道 79。第二院外緣三道繪以白黃赤三色；第三院外緣五道繪以白黃

赤青黑五色 80。

兩部儀軌詳細列出了被描繪在中心圓和第二、三院裡的大量聖

眾 81。第二、三院中的聖眾是按照四方的順序羅列的。

《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大灌頂曼荼羅品”中的曼荼羅將

大量的羅列在一個比之前所概括的尊勝佛頂畫像更大的平臺上。然

而，後者的設計與有關此曼荼羅核心部分的描述相仿。在尊勝佛頂

畫像中，大圓分為九圓，八方置寶瓶，於瓶中插以名華，上置三股

跋折囉；中心圓外四隅安四寶輪，皆以跋折囉相拄（作為臺柱）；

78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8 頁中欄第 21-22 行；《大正藏》編號

1141，第 20 冊，第 596 頁下欄第 20-21 行。
79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8 頁中欄第 25-29 行；《大正藏》編號

1141，第 20 冊，第 597 頁上欄第 2-5 行。
80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8 頁中欄第 22-25 行；《大正藏》編號

1141，第 20 冊，第 597 頁上欄第 5-8 行。
81 上圖可見之於《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8 頁上欄。

圖 2 《尊勝佛頂修瑜伽法儀軌》所描述

的觀想曼荼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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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折囉和寶瓶腰部皆纏綵帶 82。相似的內容出現在“大灌頂曼荼羅

品”中 83。

在列出九位需要被繪製的神祇時，儀軌首先確定了中央的毗盧

遮那如來，接著是四佛頂尊勝輪王。同樣，這也與之前呈現的畫像

構圖相似，儘管這裡的描述將四隅的神祇由四位其它尊勝佛頂輪王

變成了四波羅蜜菩薩 84。

不空的儀軌中，在儀式開始的時候，一幅主尊的畫像要被繪製

並被安置在墻上；接著，在此畫像前構建一個曼荼羅。《尊勝佛頂

脩瑜伽法軌儀》有關曼荼羅構建的內容中並沒有講到要在曼荼羅之

外安置一畫像。看上去這裡的畫像和曼荼羅依然完全地整合在一起

了。曼荼羅的核心便是它的畫像。畫像和曼荼羅彼此難以分割。

《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大灌頂曼荼羅品”圖繪曼荼羅部分，

首先引入了之前討論過的五輪觀想。五輪觀想之後，曼荼羅構建活

動才正式開始。在之前對整個儀式基本台本的陳述中，此五輪觀想

之後跟著的是觀想曼荼羅，該曼荼羅的基本設計是一大圓內包括八

小圓。如前所揭，這個基本設計，在有關神祇繪像的描述中被仿效。

此曼荼羅觀想的內容，之前在有關畫像的描述中被進一步詳細提及，

如今在曼荼羅品中依然被更加詳盡地加以解釋。

在曼荼羅品中，行道者被要求去“繪”或“畫”出曼荼羅的輪

廓和上面的諸尊。我們之前注意到，在圖繪聖像的部分中，曾提及“瑜

伽圖”是依據。在那裡，聖像的繪製是基於瑜伽觀想。這裡，在曼

82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5 頁下欄第 17 行至第 376 頁上欄第 1 行。
83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8 頁中欄第 20-21 行；《大正藏》編號

1141，第 20 冊，第 596 頁下欄第 29 行至第 597 頁上欄第 2 行。
84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8 頁下欄第 2-3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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荼羅品圖繪曼荼羅的部分中，同樣提到了瑜伽法則 85。瑜伽觀想、

畫像以及曼荼羅構建之間的界限已然變得模糊。最初的曼荼羅觀想

引用了畫像品中的文本；畫像品又引用了瑜伽觀想，從外表上看，

什麼被觀想以及什麼被圖繪，這兩者幾乎是一致的。

《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曼荼羅品之後，闡述的是在一個周

詳的悉地體系中瑜伽成就的不同形式 86。有相悉地和無相悉地皆被

分為下、中、上三種水平——上無相悉地被描述成同本尊之身 87，或得

毗盧遮那之身 88，但此毗盧遮那之身再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畫像了。

此成就又被進一步用公式化的教義術語加以描述。它提到實現

大毗盧遮那如來之智，亦即（佛之）三身，也就是三密、或三業（身、

語和意）；證法界（dharmadhātu）普現色身；同一法界同一體性，

一心之外更無一物而可得立；諸佛虛空相，虛空亦無相，心同虛空

故；修瑜伽者亦同一體，一念之頃越三妄執度三僧祇行；初法心時，

便成正覺。這裡觀想和對畫像的認同（現在是對曼荼羅的認同），

已然便成了觀想和對法界的認同。

4. 結論

《佛頂最勝陀羅尼經》在描述於曼荼羅道場中念誦陀羅尼的儀

式時，沒有提到任何形相或任何觀想行為。在不空的《佛頂尊勝陀

羅尼念誦儀軌法》（《大正藏》編號 972）中，觀想曼荼羅和行道

85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8 頁下欄第 5 行。
86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9 頁下欄第 12 行至第 380 頁中欄第 3 行。
87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79 頁下欄第 17-18 行。
88 《大正藏》編號 973，第 19 冊，第 380 頁上欄第 26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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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觀想中與主尊融合為一這兩者被區別對待。在善無畏《尊勝佛

頂脩瑜伽法軌儀》（《大正藏》編號 973）中，觀想曼荼羅和與主

尊融合為一這兩個儀式台本被更加緊密地整合為一，曼荼羅和中央

形相繪像之間已經變得基本難以區分。

當密教儀式的重點轉移到觀想的時候，物質形相就變得冗餘了。

儀式聚焦點同樣也由物質層面曼荼羅的構建轉移到了對曼荼羅的觀

想。但是，在佛頂尊勝陀羅尼曼荼羅的繪像中，被觀想的曼荼羅同

樣獲得了一個物質上的體現，而這與神祇形相繪像之間幾乎無法區

分。

然而，有相形像的地位，在《尊勝佛頂脩瑜伽法軌儀》中是模

糊不清的。最後，主尊毗盧遮那與無相和超越任何特定神祇圖像的

法界，聯繫為一。對主尊的觀想就淪為對法界的觀想。

在善無畏的儀軌中，曼荼羅儀式的基本儀式台本被仔細改造並

整合進五輪觀想行法中。行道者首先觀想並通過一個複雜的涉及宇

宙五輪的觀想，將宇宙或法界內化於他自身。這種淨化儀式隨後緊

跟著的是標記曼荼羅地以為道場的儀式，其中又一次涉及到五輪觀

想。召請眾聖和奉獻諸尊的儀式在此曼荼羅道場中舉行。在儀式的

高潮時刻，行道者變成毗盧遮那如來之身，而毗盧遮那同樣也被認

為就是法界。在這裡，行道者變成物質繪像上主尊之身形相崇拜的

簡單範式，就與早期文獻中曼荼羅灌頂儀式的關鍵因素結合在一起。

在這個曼荼羅灌頂儀式中，首先是阿阇梨，其次是受法者，分別變

成宇宙五輪。

當儀式的側重點轉向觀想的時候，有效的儀式展演就被定義為

觀想行道者與主尊的結合，並且最終行道者的身體與凈法界或宇宙

五輪同一。在觀想行法中，曼荼羅、儀式舉行的地點以及諸尊被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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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所至的祭臺，如今皆與整個五輪法界畫上了等號。對主尊的觀想

已然形變成曼荼羅觀想 89。

（ 感 謝 Phyllis Granoff、Elizabeth Horton Sharf 和 Jacob Dalton

三位，在這篇論文寫作過程中所提供的寶貴幫助！）

（劉學軍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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